
诞生于 1969 年的互联网，在“翻山越岭”了 37 年
后，终于走进了中国的东风村。

2006 年，一个幼时离乡，长大后经历了种种失意与
困顿的年轻人，无奈回到家乡，无意间打开了一扇神奇
之门。 在很短的时间内，“放下锄头，摸起鼠标”的潮流
便席卷了全村。

从人均年收入 2000 多元到 2 万多元，从“全乡收
破烂”到“人人皆电商”，从不会打字到“随时在线”，从
“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到“不离土不离乡，照样奔小
康”，东风村在过往十余年里发生的一切，都在显示着
互联网的神奇力量。

当农民开始“种网”，当“东风”开始扩散，一段“网
事”才刚刚开始。

播下互联网的“火种”

从江苏徐州驱车沿着徐淮高速行驶一个多小时，
在睢宁东一个高速路口下，再走 10 分钟，过一条河流，
便看见一块高高的牌子矗立在路口处———“东风村·中
国淘宝第一村”。

拐进村里，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当地人称为“淘
宝大道”。 一座座两层白色小楼矗立在两旁，几乎每座
楼房外都挂着招牌，上面写着物流快递、电商家具、会
计商标等字样。

据村里的人说，这条大道上，仅物流快递企业就有
上百家，其中最大的一家每月营业额达数百万元，是这
家公司在华东所有网点中收入最多的。

沿途还有几条路， 分别叫云大道、 阿里路、“三剑
客”路。 “三剑客”是村里最早开淘宝店的 3 个人。 1982
年出生的孙寒是 3 个人中开店最早的。

正是孙寒在 12 年前的一个偶然举动，在东风村播
下了互联网的“火种”。 此后的十余年中，“火种”不仅
“燃遍”了村庄，蔓延到整个睢宁县，甚至还扩散到了周
边县市。

这是 2006 年时的孙寒无法想象的。
1994 年，孙寒上小学时，我国第一条 64K 国际专

线接通，标志着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 3 年后，中国电
信推出 163 网和 169 网， 普通用户可以用较为低廉的
价格申请到上网账号，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

当时，网络发烧友自称“网虫”，把 E-mail 电子邮
件称为“伊妹儿”，把 Java 技术取名为“娇娃”。 “上网”
一词成为仅次于“97 回归”的年度流行词。

1998 年，孙寒升入高中。 同一年，搜狐、新浪、腾
讯、京东等互联网公司相继创立。中国互联网开始摆脱
学院派应用，步入商业应用阶段。

当年的 3 月 6 日下午 3 点 30 分，北京居民王轲平
通过中国银行网银购买了 10 小时的上网机时。几步简
单的操作， 迈出了中国互联网的一大步———国内第一
笔网上电子商务交易成功。

不过，这些与当时的孙寒几乎没什么关系。高中没
读完，他就出去打工，先后做过保安、卖过黄酒、当过搬
运工。 此时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正风起云涌。

2000 年，新浪、搜狐、网易相继上市，并在 3 年后
均实现首次全年盈利。 2003 年，电商迎来春天———当
年 5 月，淘宝网创立；10 月，支付宝推出。 很快，这两者
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生活。

2006 年，24 岁的孙寒历经了种种失败与挫折后，
无奈回到家乡， 一头钻进东风村所在的沙集镇上的
网吧。

那一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1.37 亿，网民接触互联
网的日均时间达到 137.8分钟。互联网在中国正方兴未艾：
当年年初，中国政府网站开通；包括优酷网在内的众多视频
网站问世；每天有近 900万人在淘宝网上“逛街”。

孙寒想起手头还有 30 张面值 100 元的充值卡，就
随手注册了个淘宝账号，以 95 元/张的价格挂了上去。

没想到一夜售罄。 这让他看到了互联网的巨大商
机，“觉得可以成为生存的手段”。

软磨硬泡， 他从父母和亲戚那借了 2600 多元，买
了村里第一台组装电脑。 之后又开通了全村第一个上
网账号。

充值卡卖完， 他卖起了义乌的小饰品。 直到 2007
年，他在上海看到别致的简易拼装家具，一个灵感冒了
出来：能不能把家具放到网上卖？

孙寒赶上了好时候。 那一年，阿里巴巴 B2B 业务
在香港上市。 一年之后的 ６ 月 ３０ 日，我国网民总人数
达到 ２.５３ 亿人，跃居世界第一。 网上办公、聊天沟通、
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

原本，孙寒的目标是一个月赚 3000 元。 但很快他
就发现，自己一天就能赚到这个数目。 第一个月，销售
额就达到了 10 几万元。 他买了机器和材料，在原本准
备做猪圈的地方，建了一个 300 平方米的厂房。

从“破烂村”到电商镇，宝马车
在村庄里变得稀松平常

“互联网太神奇了。 ”孙寒忍不住感叹道。
但那时，村民们还无法理解互联网，“不出去干活，

怎么赚钱？ ”
直到每天下午他家门口堆起一人多高的包裹，镇

上邮局专门派面包车来拉货，村民们才意识到，这里头
可能真有门道。

一传十，十传百，不到半年，淘宝店就如雨后春笋
般，开遍了全村。 “放下锄头，摸起鼠标”，成为村庄的一
股潮流。

就像当年 QQ 刚刚兴起时， 几乎每台电脑前都是
敲门声和咳嗽声一样，一夜之间，阿里旺旺的叮咚声响
遍村庄的街头巷尾。到 2008 年底，东风村已经开了 200
多家网店。

2012年 2月，农历新年刚刚结束。彼时，距离东风村接
入互联网已过去 6年。6年间，中国网民数量从 1.37亿增长
到 5.13亿；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从 1700万增长到 3.56亿。

在先后经历了智能手机时代降临、 微博等社交网
站兴起、团购网站掀起网购狂潮、微信横空出世后，中
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当年 6 月底，中国的手机网民
数量首次超过 PC 端。 1.46 亿农村网民中，六成多的人
用手机上网。

东风村的淘宝店主们也不例外。 他们盯着手机，正
准备开启新一年的生意。 只是谁也没想到，乌云已经笼
罩上空，一场暴雨即将倾盆。

一夜之间， 东风村几十家电商接连遭到外观侵权
投诉，货品被下架。 随后几天，上百家网店陷入瘫痪，孙
寒的网店也在其中。

麻烦的制造者叫徐松。在过去大半年里，他花了 30
多万元悄悄抢注了近千项产品外观专利， 几乎涵盖村
里所有产品。

事情惊动了政府。 徐松不得不妥协，最后撤销了投
诉，把专利捐出来，由大家共享。 “专利风波”着实给村
民们上了一课，大家纷纷开始注册商标和专利。

“我们太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了。 ”王万军觉得
应该感谢徐松，在互联网的浪潮中，是他把市场经济的
商业伦理带进了这个传统的村落。 王万军是沙集镇电
商协会秘书长、东风村会计，同时经营着一家网店。

王万军的店是在 2010 年开起来的。 看到村里人做
电商个个发家致富，他把儿子和女儿都叫了回来。 这几
年，店铺的销售额每年都达数百万元。

当过十几年兽医， 在建筑工地打过工、 拉过废塑
料，王万军一直没挣到钱。 他对贫困有着刻骨铭心的记

忆。 有一年，一个好朋友从外地来看他，他跑了 3 家才
借到 100 元，“那时，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

在此前的近 20 年里，东风村一直是典型的贫困村，
村民主要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养殖、废旧塑料回收加
工、粉丝加工生产等。 “户户种小麦、路北磨面粉，联合烧
砖瓦、全乡收破烂”的顺口溜，是当地农村的真实写照。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 截至 2017 年底，这个只有
1180 户人的村庄，开了 2000 多个网店，办了 378 个淘
宝厂，年销售额上千万元的就有几十家。 “户户开网店，
人人皆电商”，成为今天这座村庄的独特风景。

2006 年 ， 村里的人均收入只有 2000 多元 ；2017
年，这一数字达到 2 万多元。 10 年间，翻了 10 倍。

原来，像全国大多数的村庄一样，东风村的年轻人
大多外出打工，儿童、老人和妇女在村中留守，各种问
题也因此产生。

电商带来的致富，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家人
团聚。 沙集镇派出所介绍，这几年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
都明显下降。

之前，由于做废旧塑料加工，东风村是远近闻名的
“破烂村”。 房前屋后堆满了塑料垃圾，河流脏又臭，空
气灰蒙蒙，到处弥漫着塑料燃烧的味道。

随着电商的兴起， 政府开始取缔污染严重的塑料
加工厂，进行产业升级改造。 现在，河流干净了，村庄也
整洁了。

十几年前， 村民们走的是小碎石路， 住的是瓦片砖
房。 如今，村子里铺上了柏油和水泥路，村民们盖起了
二层小楼，“宝马车在村庄里都变得稀松平常”。

东风村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村庄的模仿和跟进。
现在东风村所属的沙集镇拥有农民电商 1.3 万余家，
2017 年的交易额达 88.9亿元。

“没有互联网，不可能有这样的际遇”

“工作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 不离土，不离

乡，照样赚钱奔小康。 ”在孙寒等人的影响下，从 2009
年到 2010 年，东风村出现了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潮。

在三亚开出租车的沙庆就是这期间回来的。 他记
得，那时随着村里的网店越来越多，镇上邮局的运力严
重不足。 他和朋友开着一辆三轮车，载着家具到隔壁的
宿迁市发货，来回一趟要跑 60 公里。

当时，他只在网吧的电脑上聊过 QQ，打字都不利
索。 “那时网上买东西新鲜，卖东西也新鲜。 ”坐在沙集
镇电商协会的办公室，沙庆满脸笑容，如今他已是该协
会的副会长。

大学生也回村创业了。 2008 年从新疆的一所大学
毕业后，董来平进了山东一家化工企业工作，一个月收
入 6000 元。 2012 年 4 月，他辞职回村，开网店卖家具。

他的网店规模还比较小， 一个月的销售额在十几
万元，利润在两万元左右。 他雇了 3 个工人，自己也一
起干，客服就他老婆一个人。

“虽然累点，但比在公司上班时赚得多。 应该早点
创业呀。 ”他感叹道。

“互联网提供了一条‘就业本地化’的新路径。 ”中

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汪向东认为， 东风村
可以说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小岗村”。

这位从 2010 年就开始研究东风村和沙集镇的学
者，还是“沙集模式”最早的提出者。 他认为，“沙集模
式”的核心要素是“农户+网络+公司”，三者相互作用，
滚动发展，像滚雪球一样，形成了信息网络时代农民的
创业致富新路。

在他看来，这个地方原本既没原料，也没技术，更
不具备资金、交通等资源和区位优势，可农户借助互联
网迈向大市场，自我实现信息化，又借信息化反过来加
速了当地的工业化、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现在，沙集镇已经形成了从木材到物流、从制造到
电商、从电力到金融的上下游产业链。 产业规模的持续
扩大， 催生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用工需求， 吸引着镇
外、省外的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淘金”。

“以前是我们去城里打工，现在城里人也来给我们
打工了。 ”王万军说，现在沙集镇的 7 万人口中，有 1.2
万是外地人。

陕西咸阳人刘四亮，就是“淘金”大军中的一员。
2014 年，这位 1984 年出生的小伙在陕西的一个建筑工
地上打工，一个月收入 1500 元。 偶然间，他在电视上看
到关于东风村的新闻，便辞掉工作，来到这里。

刚开始没有本金建厂，他就从别人那进货，自己在
淘宝上卖，赚取差价。那时，整个店铺只有他一个人。他
白天忙着进货，晚上在“淘宝大学”上学经营之道。

勤奋加上脑袋灵光，第一个月他就赚了 2 万元。 半
年之后，他把赚到的钱全部投进去，买了机器，建了个
300 平方米的厂房，招了 4 个工人，专门做儿童床。

经过 4 年多的发展，目前刘四亮旗下有 8 家网店，
分布在京东、天猫等各大电商平台。 伴随着这些平台的
国际化步伐， 刘四亮的生意也变成了全球产业链中的
一环。 现在，他每年都要从新西兰进口木材，制成家具
后，销往世界各地。

得益于互联网对时空界限的突破， 他把家具厂建
在东风村， 把客服部放在了咸阳，“因为那儿的人力成

本要低很多”。
“没有互联网，我不可能有这样的际遇。 ”刘四亮

说，生意做大了之后，他想帮家乡做点事。 在短视频平
台上，一个名叫“陕西老乔吃货”的主播，粉丝数近 300
万。 刘四亮联系上这个老乔，开始帮着当地农民卖滞销
的红薯。

如今，东风村的“东风”吹出了睢宁县，吹到了全国
各地。据统计，2017 年全国淘宝村数量已达 2118 个，淘
宝镇达 242 个，所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超过 130 万个。

“电子商务为中国古老乡村‘肌体’注入了新的‘基
因’———新的市场观、资源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汪向
东说。

电商村只是互联网改变中国的冰山一角。
从直播到 O2O，从“互联网+”到共享经济，互联

网刮起的每一个风口， 都在深刻改变着相关行业的
生产组织方式、要素配置方式、产品形态和商业服务

模式，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 最新一
期《全球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5 月 29
日，全球前 20 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公司占据 9 席。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成为世界级企业。 而 5 年前，进入该行列的中国公司
只有两家。

一旦手机响起叮咚声，她们马
上停下舞步，等处理完生意，再接
着跳。 叮咚声此起彼伏，老板娘停
停跳跳

互联网不仅改变着企业的生产方式， 也在重塑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 孙寒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了。 早晨醒
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看前一天网店的各
项数据：访问量、销售额、转化率、推广费等。 看完这些，
他还要刷一下全球木业网、各地板材价格的信息。

孙寒住在宿迁，偶尔会在外面的早点摊吃早饭，吃
完，拿起手机对着墙上的二维码一扫，钱就付出去了。

现在，他出门几乎不带现金。 二维码贴满了大街小
巷的各个门店，无论是卖水果的、剪头发的还是卖家具
的，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即可。

孙寒同时带着两部手机，东风村人大都如此。 除了
春节那几天停业， 淘宝店主们几乎每天保持旺旺在线
状态。 哪怕出去旅游，也得随时盯住手机，以防有人下
单没及时回应。

吃完早饭，孙寒开着车到东风村上班。8 点时，他的
工厂前，工人们就开始排队“刷脸打卡”了。 只要打开手
机上的 App，通过连接的监控，工厂里的一切，他都看
得一清二楚。

午饭，他一般都在镇上的饭馆吃，有时太忙，就干
脆打开手机上的饿了么或美团外卖，下单后半个小时，
饭就送来了。

除了自己的生意， 他还承担了电商培训、 参加会
议、来访接待等大量事宜。 遇到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
他都会拍几张照片，然后分享到朋友圈里。

之前 ， 他还开了微博 ， 在上面分享些电商信
息 、社会话题和生活趣事 。 不过 ，他已经好久没更
新过了 。

傍晚时，走在村子西边新修的广场上，孙寒见到数
以百计的老板娘在跳广场舞。一旦手机响起叮咚声，她
们马上停下舞步，等处理完生意，再接着跳。 叮咚声此
起彼伏，老板娘停停跳跳。

每年“双十一”，是东风村人最忙的时候。几乎家家
户户都灯火通明，小厂是家庭成员总动员，大一点的企
业则要求所有员工在岗。

2017 年的“双十一”，孙寒和他的客服们不眠不休
工作了一整夜。红牛、饮料、方便面、水果堆在办公室的
角落。 零点前后，满屋子都是噼里啪啦的敲键盘声，客
服用专业的术语和快捷设置迅速同时回答十几个顾客
的提问。

这个诞生于 2009 年的网络促销活动，已经成为全
国乃至全球不少国家的购物狂欢节。

晚上回到宿迁，如果时间还早，他会和妻儿出去看
场电影。 只要提前在网上买好票，到了电影院，用手机
一刷，就可以取票了。

这些年，孙寒带着妻儿去了不少地方。无论是乘动
车还是飞机，他都在网上购票。 而十几年前，要出趟远
门，他得提前到火车站去排队买票，有时候还得拿着小
马扎去，“因为一排就是十几个小时”。

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在一分钟的时间里，中国互联
网上会发生什么？

2016 年，国外一家大数据公司给出了一个有趣的
回答： 一分钟的时间里， 百度上有 4166667 个搜索请
求； 微信上有 395833 人登录，19444 人进行视频或语
音聊天；微博上会发出(或转发)64814 篇微博；滴滴打
车上有 1388 辆出租车、2777 辆私家车被叫服务；在淘
宝和天猫上，774 个人下单完成了购买……

如今，两年过去了，数字应该增长了许多。
王万军也在努力跟上这样的生活方式。 从打字

到购物 ，从上 QQ 到发朋友圈 ，从 “扫一扫 ”到 “拍一
拍 ”，每当有新的互联网应用普及 ，他都要向儿子讨
教一番。

现在，王万军的两层小楼装修得漂亮极了。 里头装
上了互联网电视，还配备了专门的健身场所。

不过，他还是更习惯在外晨跑。 每天早晨 5 点半
起床后，他都会绕着村子跑上两圈。 其间，他会经过
店铺林立的“淘宝大道”、装饰一新的“小镇客厅”，路
过正在破土动工的产业园二期， 还会跑过一大片水
稻田。

秋天的水稻已结了穗，微风吹过，层层稻浪连绵起
伏，鼻翼间满是稻子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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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集镇东风村村口，矗立着“中国淘宝第一村”的牌子。 周有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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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近闻名的“破烂村”，到户户开网店的“中国淘宝第一村”，再到吸引了无数
人前来“淘金”的网络“小岗村”，互联网的进入，让东风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个人命运的激荡、 财富神话的兴起、 产业模式的改变、 生活方式的重
塑，在中国苏北的这个村庄，精彩上演。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这座村庄的变迁，恰是中国 1994 年接入互联网
后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

———题 记

东东东 风风风 村村村 “““ 网网网 事事事 ”””
本报记者 周有强 王 伟 本报通讯员 胥明虎

②

2009 年 12
月 3 日， 沙集镇一
家家具厂的经理陈
磊（音）在指导一家
杂货店老板如何进
行线上交易。

东方 IC 供图

东风村里一个开家
具淘宝店的三口之家，
站在自家运货的三轮车
上。 周有强/摄 沙集镇里的电商风云人物。 周有强/摄

2016 年 10 月 15 日 ，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来
到被称为“电商第一镇”的沙集
镇参观， 与当地的网商们进行
现场交流。 东方 IC 供图


